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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身手矫健的“蜘蛛人”，却有着你所想不到的艰辛和不易。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中午12点，开工6个小时之后，
队员们纷纷下树，喘口气，歇一歇，然
后坐在路边啃起了盒饭。

“这一行，的确有辛苦的地方，需
要一些精神支撑。”倪亮说。

在他看来，行道树的修剪不仅
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和美有关的
工作。倪亮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
的师傅朱锋就是个“工匠”。“他对每
一棵树的形状，甚至每一个锯口处
理都会讲究到极致。”这是让倪亮感
到特别佩服的一点，也不知不觉地
继承了这样的“强迫症”。在他们看
来，切口平不平整，会不会留下“伤
口”，损伤到树皮，当时看不出太大
的区别，但有可能会造成枝条枯死，
既影响到树木的长成，也损害了美
观程度。

和树木打交道多了，就有了感
情。像朱锋、倪亮、徐晓倩这样的养
护“匠人”，只要对着行道树看一眼，
看到枝叶的繁茂情况、树枝的粗细程
度和整体“精神面貌”，就能推断出这
棵树的大致年龄、健康状况等，也懂
得如何对症下药为树木治疗各种病
虫害。

普陀区171条道路，4万7千多
棵行道树，他们几乎都爬过。“都有
感情了。”他们自己摸索出一套经典

“杯状形修剪”。经过冬季修剪、春夏

两次拨芽后，树的造型形成三叉六股
十二枝，一级一级向上展开，形态犹
如一只高脚杯，通透清爽。除了美
观，这也得到了市里老专家们根据上
海的气候条件认定：台风来袭，树冠
中空，树木受风力相对较小，树枝受
损也就小。

当看到在自己的修剪下，一棵棵
行道树变得枝繁叶茂，道路变得更加
美丽，行人漫步其中，他们就感到很
快乐。

“今天我老婆带儿子去热带风
暴，让我请个假，调休一天，跟他们一
起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
来上树了。”徐晓倩说。2004年他刚
入这一行时，月工资1400元左右，13
年后的现在，大概能拿到5000元左
右。“真不是钱的事，如果为了钱，我
坚持不到现在。”他说。

倪亮结婚那天，正碰上台风“莫
拉克”来袭，养护队全员待命，原本为
同事准备的四桌喜宴全都空着。

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副所
长殷英告诉记者，这支以 80 后、90
后为主体的绿化专业养护队伍，已
经连续蝉联五届“上海市劳模集
体”，取得了“全国青年文明号”、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等近百个荣
誉，甚至被请到外省市、国外去传
授养护经验。

普陀171条道路4万7千多棵行道树几乎都爬过

顶烈日被虫咬只为守护城市绿荫

昨天早上9点半，不出意外的高温天，已经能感受到太阳不怀好意的毒辣辣。桃浦
路靠近真北支路的两边人行道上，一些树枝不断掉落。抬起头能看到，每棵高约三四米
的树上都或站或蹲地藏着个人，手拿锯子，默默地修剪着枝条，厚实的绿色工作衣让他们
和茂密的枝叶混杂在一起，与这些悬铃木宛若一体。他们都是普陀区行道树养护队的队
员，正在这里进行着夏季剥芽的作业。夏日里那一片片让行人免受阳光荼毒的树荫，正
是因他们每天的辛苦作业得以被守护。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为了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行
道树养护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5点开
始的，除了当中歇了20分钟草草吃了
个早饭，这些小伙子们已经连续干了
4个多小时。曹杨路、桃浦路、真北支
路，是他们当天要完成的路段。

行道树养护，最关键的就是冬修
和夏季剥芽。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树
木的爆芽量旺盛，但由于长势没有规
律，需要以剥芽的方法引导树枝的生
长方向，扩大树冠，增加遮阴面积，去
除多余枝条，避免养分的浪费。从5
月份开始，剥芽工作要一直持续整个
夏天。高温日，是他们逃不过的修炼。

倪亮，80后，今年是他在上树工
这个岗位上工作的第13年。他坦言
在13年的工作中曾经也有过三四次
想放弃不干的时候。“每次觉得撑不
下去的时候都是这种高温天。”

在他的手臂上，记者看到，到处
是红色小疙瘩，这都是刺蛾的“杰
作”。“刺蛾，也就是毛毛虫，毛会粘在
树枝上，都是有毒的，只要一碰到，立

刻就会发东西，痒得不得了，只能拿
风油精不停地擦。”倪亮说，十几年前
他刚入行时，手臂经常被叮得肿得像
玉米一样，两三天都消不了。有时候
毒毛飘到脸上，脸也会肿到连眼睛也
睁不开。“现在已经好多了，过半小时
大概就能消，大概是做的时间长了，
身上有了抗体。”他开玩笑道。

为了防止这些病虫害，上树工操
作时需要穿着厚实的长袖，面戴口罩，
安全带、装备带，被绑得像个粽子。烈
日当头，蝉鸣焦躁，在树上一窝就是几
个小时，时间长了腰都直不起来，人也
会越来越焦躁。剥芽修剪的工具是搓
亮的手锯，太阳下晒得滚烫，用力时间
一久，戴着手套也防不住手上被挫伤
割伤。如果碰到粗壮点不好对付的树
枝，必须要用油锯，不仅要身负更重的
装备，接触到的工具温度也会更高。

看着倪亮工作了半个小时，完成
一棵树的修剪，跳下来时，他头上的
汗从安全帽直往下滴，全身的汗渍透
过厚厚的工作服都能看得出来。

前脚弯曲撑着树杈，后脚撑着后
边的树杈，背靠树干，王继宏的姿势
看上去很稳。他个子不高，身材瘦
弱，手上的手锯看上去格外大。他用
手锯使劲地割着前方一根歪歪戳出
来的枝条，眼神专注。

今年18岁的王继宏7月份刚从
上海城建学院园林专业毕业，4月份
开始进入行道树养护队实习，毕业后
就被留了下来。老队员们对这个快
要接近“00 后”的“90 后”的评价是

“认真”。第一天参加剥芽，住在杨浦
的王继宏凌晨2点就从家里出门了。

在他隔壁的一棵大树上，哧拉哧拉
砍着树枝的是他师傅徐晓倩。和18岁
的“菜鸟”不一样，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做
了13年的徐晓倩明显动作熟练很多，
完成一棵树木的修剪之后，人高马大的
他手脚利落地顺着竹梯爬下了树。

徐晓倩和倪亮是师兄弟，同为
80年出生的猴子，如今，36岁的他们
已经是这支行道树养护队里的最早
一批的上树工了，也是队里的骨干。

这支多年荣获上海市行道树养
护管理第一名的养护队，如今共有
33人，几乎都是上海青年。有的来
自社会招聘，有的毕业于园林、农业
学校，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这在
全上海的养护队中很少见。“现在一
批90后进来，又可以拉低我们的平
均年龄了。”曾经的队长，如今已是普

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养
管部副经理的朱锋笑说。

说起来，王继宏算是朱锋的“徒
孙”了。徐晓倩和倪亮都是朱锋带出
来的徒弟。1978年出生的朱锋如今
已经不太上树了，但是有时候缺人的
时候，38岁的他还是会来“爬一爬”。

上树工这项工作，对体力和技巧
都有着很高要求。按照老法师传下
来的标准，一般剥芽，一个人每天要
完成的工作量，胸径在15公分以下的
小树是一天70棵，15-20公分的中型
树是35棵，20-35公分的大树17棵，
35公分以上的特大型树则是10棵。

“这是个吃青春饭的行业。”朱锋
说。因为长期要使用腰部力量，要用
各种姿势窝在树上，腰椎、颈椎毛病
已经是职业病。即使是像倪亮这样
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也已经出现了不
少病痛。而要长期面对树叶上积累
的灰尘、粉絮，过敏性疾病、呼吸道疾
病也很容易发生。就在上个月，倪亮
就被查出得了哮喘。

也因此，上树工到了40来岁通
常就会调动岗位。虽然每年都在招
人，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行业的
吸引力依然不大。到了夏天，由于
还要承担防汛防台的工作，养护队
的任务压力很大，有病也得坚持，像
朱锋这样的“高龄”老法师也不得不
重新出马。

绑成“粽子”上树
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干的活

几乎都是上海青年
36岁已属于“高龄”

普陀4.7余万棵树
他们几乎都爬过

待的队 走的路

A03 2016年7月26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林婕


